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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丹斯里賢伉儷，尊敬的來自全球許多地區的同學們、朋
友們，大家晚上好。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社會發生了許多的問題。
我移民到澳大利亞，承蒙學校跟國家的領導要我幫助他們，最後是
格里菲斯大學校長，跟昆士蘭大學校長，一定要我代表學校、代表
澳洲，參加聯合國和平會議的活動。我們十年當中參加了十多次，
對於整個世界局勢才稍微了解一點，確實是有困難。在東方我們把
老祖宗的教誨，丟掉了應該有兩百年，從滿清慈禧太后執政，對這
個事情疏忽了，沒有從前那麼重視。我們知道清朝開國的那些帝王
，都是三寶弟子，對於儒釋道都非常尊重，而且真誠的去學習，造
成乾、康的盛世。我們能體會到，乾隆、康熙超過中國古時候漢朝
的文景，唐朝的貞觀、開元。這是因為他們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熱
心學習，而且他們都能夠用在自己修身、齊家、治國，他都用上。
慈禧執政之後對這就疏忽了，疏忽的道理，我覺得她對於中國傳統
文化，儒釋道三家缺少認識，所以自稱為老佛爺，自稱老佛爺那就
把儒釋道貶低了。你看以前皇上是以學生的身分看待老師，現在她
高高在上，她是老佛爺，那儒釋道三家都旁邊站了。這是上行下效
，上面這樣帶頭，底下對於儒釋道那種恭敬，真誠恭敬的心就降溫
了。到滿清亡了之後這一百年，到末年的時候講的人還有，真正做
的人沒有了。到民國，民國這個一百年，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社
會是個動亂的局面，首先是軍閥割據，以後就對日本的戰爭，所以
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根都拔掉。
　　可是這個東西的確是寶，我們在七十年代聽到英國歷史哲學家
，湯恩比常說「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



大乘佛法」。他講的東西很多，我也都看過，我們對他非常佩服。
他雖然這麼說，實際上理解的人並不多。我們在二００五年，我訪
問過英國幾個大學，二００六年我們在巴黎辦了一個活動，活動完
了之後，我又到倫敦去看劍橋大學、看倫敦大學，這是歐洲的漢學
中心。這一次的機會不錯，有麥大維教授他們漢學家替我們安排，
跟漢學系的同學見了面，也跟他們做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跟他們
的教授也舉行了座談。我們深深感到，歐洲漢學的水平已經逐漸下
降，跟過去不能相比。我問過他們，我說湯恩比的話，你們能相信
嗎？他們都是研究漢學的，跟別人講不懂，同學告訴我，有一個同
學（都是歐洲人）用《無量壽經》寫博士論文。我問他，我說《無
量壽經》在中文有九種不同的版本，你用哪個本子？沒想到他用夏
蓮居的會集本，跟我們用的這個本子完全相同。另外一個同學告訴
我，他用《孟子》寫論文，還有一個用王維，唐朝的文學家。所以
我問他，你們對儒釋道都是內行，不是外行，湯恩比說的話你們相
不相信？他們對著我笑，不回答我，不敢說不對，也不敢說對。我
反問他一句，那湯恩比博士說錯了？他們也不敢說話。
　　最後我告訴大家，我說湯恩比的話沒有說錯，而我們解讀錯誤
。提起儒，你們會想到四書五經十三經，肯定會想到；提到道，你
們會想到《老子》、《莊子》；提到佛，一定會想到《華嚴經》、
《法華經》、《般若經》，這些大東西。我說這些東西都是儒釋道
的花果，你看到了非常之美，在現在社會能不能用得上？那個境界
太高，確實有問題。我說花從哪裡來的你懂嗎？花果從哪裡來的？
從枝條上長出來的。枝條從哪裡來的？從樹幹上長出來。樹幹從哪
裡來？從根本上來。你知道儒釋道的根嗎？確實他們沒有想到。我
說儒釋道的根重要，沒有那個根哪來的花果？儒釋道的根，就是我
們這些年提倡的，《弟子規》是儒的根，《太上感應篇》是道的根



，《十善業道經》是佛的根，儒釋道三個根。在中國過去對這個扎
根教育非常重視，一點不敢疏忽，所以世世代代都有賢人、君子出
現，這有道理的。我們今天學學得這麼多，包括歐洲也是如此，我
能看出漢學系的同學比一般大學好，一般大學的學生是心浮氣躁，
他們在心浮氣躁這方面那是有很大的進步。譬如說我們給他講一個
多小時，他都能夠專注在聽，這就很少見了。一般大學學生聽課大
概頂多十五分鐘、十分鐘，他眼睛就往外看，就心不在焉，我們一
看就曉得了，這個怎麼能教？所以這根重要。
　　如果我們不在這上扎根，就會跟歐洲的漢學一樣，歐洲的漢學
變成學術。我說你們講儒學、道學、佛學，在外國人從這邊念。我
跟你們不一樣，我跟你們所學的是相反的，你們是儒學，我是學儒
，咱們中國文字是從這邊念過去。我說我是學儒，你們是儒學；我
是學佛，你們搞佛學；我學道，你們搞道學。搞成儒學、道學那是
學術，你所學的是知識，知識在今天解決不了問題。我參加十幾次
聯合國的會議，都是專家學者，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對現在
的社會、對地球的災難一籌莫展。我說學佛、學儒、學道是智慧，
能解決問題沒有後遺症。學儒，就要學孔子、學孟子，你到底學得
像不像？學佛，你就學釋迦牟尼佛，得像釋迦牟尼佛；學道，你得
像老子、像莊子才管用。從哪裡學起？從根學起。現在大家把根全
都疏忽掉，根太重要了。但是現在確實真困難，為什麼？聖學跟科
學不一樣，我們今天的人，一般人學科學沒有問題，學聖學不行。
聖學是什麼？聖學要用真誠恭敬心。印光大師說得對，一分誠敬得
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萬分誠敬得萬分利益。你沒有誠
敬心你就什麼都學不到，你所學的還是知識，這是眼前最嚴重的一
個大問題。
　　所以我們不希望多，我從那裡回來之後，跟丹斯里談到這個問



題，尤其我們湯池小鎮的實驗解散。丹斯里聽到這個話很難過，來
告訴我，一夜沒睡覺，想這個問題。第二天來找我，他說「不解散
行不行？」我說「不行，我們決定要服從國家命令。」佛教在中國
兩千年，三武滅法，沒有一個佛教徒提出反抗、反對的，絕對服從
。所以第二個皇帝一來的時候，佛教徒這麼好，這麼聽話，馬上就
興起來。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服從國家命令，要服從國家政策
，不可以反抗。丹斯里給我講「搬家行不行？」我說「搬到哪去？
」「搬到馬來西亞來。」我說「行嗎？」他說「可以。」我說「可
以你就試試看。」他到教育部註冊，好像一個星期就批准，就這麼
容易。當時的教育部長很歡喜，他是馬來人，是虔誠的穆斯林，跟
我們講，穆斯林對《弟子規》，一點都不違背《古蘭經》的教義，
我們可以接受。我說那太好了。所以我就動了個念頭，以後我跟丹
斯里談了很多，在這邊一些朋友們，我說我們可以把歐洲的漢學搬
到馬來西亞來，什麼原因？馬來西亞有六百萬華僑，有二十萬在學
的學生，而且在全世界華僑當中，以馬來西亞華僑最團結，它有一
千多個小學（華小），有六十多個中學，漢學在此地肯定會超過英
國。
　　剛才丹斯里給我談到沈老先生，沈慕羽老先生，他跟我也有很
好的交情。最初聽說出家人他還排斥，以後見了面，他就歡喜了，
他就了解。其實中國的儒釋道都是學派，都不是宗教。但是現在變
成宗教，好像連儒也要變成宗教，這是很遺憾的事情。我就告訴他
，我學佛，不是學的宗教，我是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他老人家給
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最後一個單元是「佛經哲學」。我向老
師請教，我說「佛教是宗教，迷信，而且是多神教，外國的宗教只
有一個真神，佛教什麼都拜，這多神教、泛神教，在宗教裡屬於低
級宗教，它有什麼哲學？」老師告訴我，他說「你年輕，你不懂。



」他說釋迦牟尼，他沒有說佛，「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
家，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這他老人家教給我的，才把我的觀念轉變過來，後頭還有一句話很
重要，他說「佛經哲學現在不在寺廟。」我說「在哪裡？」「在經
典。」這個指示非常重要，過去出家人真的有德行、有學問，帝王
師。這些帝王、大臣、地方上的領導有了疑難雜症，都到山上去向
老道請教，向和尚請教，就變成他們的顧問，真能幫助解決問題。
現在他們不學了，他們只以形式，實質他沒有。我才了解這個狀況
，以後多看看的時候，果然跟老師講的一樣。
　　我第二個老師專門教佛學的，真認識佛教了，認識佛教就找專
家，我找的是章嘉大師，非常難得，他叫我看《釋迦譜》、《釋迦
方志》。他說你要學佛，你一定要認識釋迦牟尼佛，你對他不認識
你會走彎路，你會走向偏差，你要先認識他，所以告訴我學習這兩
樣東西。我跟他三年，每個星期他給我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每個
星期見一次面，我佛學的根底是他老人家奠定的。他勸我出家，他
說「你不要去做官。」我說「為什麼？」他說「你做官是個清官，
但是如果你的部下都貪贓枉法你怎麼辦？」我一聽這個話嚇到了，
那要負責任。所以是那沒有班底的話，不可以幹這種事情的。這以
後書念得多一點才曉得，過去那些帝王真了不起，他們培養太子、
培養接班人，他是整個班底推，他不是培養一個人，就是下面一個
朝廷他就是培養起來，所以接班一點問題都沒有。現在一團糟，為
什麼？不是從小在一塊一起學習的。以前那個朝廷的，各個人心都
清楚，相處十幾二十年，誰有德行、學問大家都知道。所以政治能
夠辦得那麼好，有原因，不是沒有原因的。而且中國古代這個教育
，家庭負了最大的責任，因為家是大家庭，是社會組織。不像現在
沒有了，現在家沒有了。



　　中國的家是大家庭制度，九代同堂，你往上面去看有父母、祖
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往下面去看有兒子、有孫子、有重孫
子、有耳孫。所以是九代，那個大家族，如果沒有規矩不就亂掉了
！所以家有家道、有家規、有家學、有家業，這是中國幾千年長治
久安的大根大本。為什麼？人都被家教好了，所以人人是好人，事
事是好事。中國古代你要曉得，三百六十行哪一行最幸福，最叫人
羨慕的？就是做官的。做官地位很高，待遇也不錯沒事幹，為什麼
？他沒有案件辦，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所以沒事寫文章
、寫詩填詞，你看看《四庫全書》集部，我看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
這做官人寫的，他沒事情幹，每天遊山玩水。一個月有二、三件案
子，就很多了，怎麼會出這麼多事情？你就曉得中國這個家，特別
是家學、家規，對於國家民族、對於社會，做了多大的貢獻。
　　我們中國古代這個家，在抗戰之前還有，我們家鄉比較特殊一
點，那是桐城派的基地，桐城派的發源地，所以農村裡面小朋友都
讀私塾，都讀書，對這些都懂。其他地區我就不太清楚，我們生長
這個地區是沾了光。抗戰勝利之後沒有了，痕跡都找不到，我們看
得很痛心。中日戰爭，八年戰爭，我們最大的損失就是家破人亡，
這最大的損失，再都不能恢復。所以這些年來我們常常聽到社會上
講，企業家、企業家，我就動了個頭腦，希望企業老闆能夠把中國
家的傳統精神，那個文化在企業裡頭復興起來。我看到日本稻盛和
夫他做到了，做得不錯，很有成就。在中國國內我就找了個胡小林
，也做得不錯，稻盛和夫幹了五十年，胡小林才五年。我相信胡小
林五十年，肯定超過稻盛和夫，這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
　　在此地，馬哈迪長老跟我是最投緣的，最喜歡跟我聊天。我也
跟首相談過，今天我們最重要的問題，從哪裡下手？要做一個實驗
點，沒有實驗點，講得再好，人家不相信。我那個湯池實驗點是被



聯合國逼出來的，多次在聯合國做報告，講得很詳細，中國傳統文
化好，大家聽了很高興，聽完之後散會，我們在一塊聊天吃飯：法
師，你講得好，講得很好，那是理想做不到。他沒有信心這個沒有
辦法，所以說逼著我在湯池做了三年。你不相信的話，你到湯池去
看，一看那馬上就不一樣。所以湯池，曾經有三十多位聯合國的這
些大使使節，他們以私人身分到中國做觀光旅遊，到湯池去住個三
、四天，麥大維教授去住了四天，他真的看到，真的相信。我們今
天必須要做實驗點，這比什麼都重要。
　　這一次我也沒想到，羅馬梵諦岡教皇來邀請我，我們這個月月
底會碰頭。本來不想去，我想到什麼？想到一個問題，我要告訴他
，天主教最好把梵諦岡這個小區做實驗點，我給他出這個主意。天
主教的精神、天主教的文化就落實在梵諦岡，你們要看看天主，看
看天主的天堂，梵諦岡就是天堂的模型，我讓他這樣做。他只要一
帶頭，大概每個宗教都會要做一個實驗點，或者做兩個實驗點，這
個對於整個世界的和平有很大幫助。對宗教教育要把它提起來，我
說我們要搞教育，不能搞形式，搞形式沒人相信，人家都說你是迷
信。你說我們祈禱，確實產生力量，災難一祈禱就化解了。人家說
你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災難，你在胡造謠言，他不相信。所以必
須要辦教育。去年我跟陶然主教談過，他們很擔心，就是最近這個
十幾年來，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減少，他很擔憂。他說
「如果這樣二十年、三十年之後，恐怕宗教會在地球上消失掉。」
當時我就告訴他，我說「最初摩西創教，耶穌創教，穆罕默德創教
，釋迦牟尼佛創教，為什麼那麼多人跟他？為什麼世代相傳能夠傳
了幾千年，什麼原因？教育。你仔細去看看，那些人都是社會教育
家。」耶穌是教了三年被人害死，穆罕默德教學是二十七年，釋迦
牟尼佛教了四十九年，教育家，社會教育家。我們今天必須把宗教



教育恢復，如果不恢復，就是會走向滅亡那個途徑。要想振興起來
的時候，一定要把最初創教這些大德的行誼，我們一定要遵守，一
定要做出來。所以我為這樁事情，我就到梵諦岡跟他碰個頭。
　　漢學院我們對它期望都很大，不但我的期望，馬哈迪的期望，
納吉的期望，他們這樣熱心來協助不容易。所以漢學院除了自己辦
學之外，漢學院所在的這個地區，希望十年之後它就是個文化城，
儒釋道的一個文化城，把漢學的精神、漢學的文化，一定要落實在
這個地方。這個成功之後，會做全世界的典範。你看我們湯池小鎮
，做了還不到半年那個時候，我們在巴黎做這個報告、做展覽的時
候，感動到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大使代表，都想到湯池去參觀、去考
察、去學習，帶動了全世界，所以一定要做。這個做好之後，那就
是中國古人講的，成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周文王、周武王以百里
而王天下，馬來西亞真做到之後就領導了全世界。給我的時間超過
了一點點，我就說到此地，謝謝大家，非常非常感謝。


